
2022年 12月 2日 星期五
编辑 /朱子峡、温新红 校对 /何工劳、唐晓华 Tel：（010）62580723 E-mail押yli＠stimes.cn4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3号 邮政编码：100190 新闻热线：010－62580699 广告发行：010－62580707 传真：010－6258089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登字 20170236号 零售价：1.00元年价：218元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印厂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印刻

严
仁
英：

仁
心
英
术，
佑
天
下
妇
婴

姻
叶
瑞
欣

延伸阅读

严仁英怀抱新生儿。

妇产科、妇女保健专家，
北京医科大学终身教授。

1913 年 11 月 26 日出生
于天津，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
生物系，1940年获协和医学院
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任协和
医院妇产科医生、北大医院住
院总医师。1948年秋前往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部进修，回
国后任北大医院妇产科临床
医生。多次前往农村调研，开
办“半农半医”学习班，开设全
国最早的“外阴病门诊”、建立
北大医院计划生育研究室。
1979年出任北大医院院长，成
立全国第一个“优生保健组”，
推广围产保健的“高危管理”
措施。1990年，牵头带领北京
医科大学妇儿保健中心与美
国疾病控制中心开展“中美预
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

曾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
学会主任委员、世界卫生组织
妇儿保健研究培训合作中心
主任等职。合编《病理产科学》
《妇产科理论与实践》等，主编
《实用优生学》。在中西医结合
治疗外阴白斑、药物终止早期
妊娠和农村围产保健研究方
面有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
围产保健之母”。

严仁英（1913—2017）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随时听从党
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能
在国际会议游刃有余，下能扎根基层；
作为一名医生，她为妇婴的安全健康殚
精竭虑，把天伦之乐带到万家；作为一
名战略科学家，她高瞻远瞩，准确把握
妇婴事业的发展方向，带领团队实现中
国围产保健事业从无到有的突破，并与
国际顶尖技术水平接轨；作为一名社会
活动家，她时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以身
作则，发挥自身的经验与人脉优势，为
民众谋福祉。

她就是中国著名妇产科、妇女保健
专家严仁英教授。

在新式教育下成长

1913年 11月 26日，严仁英出生于
天津严翰林胡同严家的深宅大院。此
时，其父严智崇正在英国，按照严家
“仁”字辈的排序，祖父为孙女取名“仁
英”，期盼其成长为拥有仁心仁术的闺
英闱秀。

祖父严修曾被誉为“南开校父”，
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先驱。得益于
祖父所打造的新式环境，即使是在战
乱年代，严仁英 4 岁起便能在严氏蒙
养园（幼儿园）和严氏女学（正规民办
女子小学）接受正规教育和当时少有
的英文教育。
在严家思想开明、孙辈众多的大家

庭中，严仁英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并养成了自觉读书的良好习惯，培养了
独立自强、宽容待人的品德。

1925年，未满 12岁的严仁英被祖
父送到天津中西女中读书，两年后又转
到南开女中学习。为了让孙女能够扎实
掌握知识，祖父将成绩能上初三的严仁
英留在初二学习，并劝勉她“退一步在
人前，跳一步在人后”，希望她永远走在
前面。转学后的严仁英不仅迅速适应了
南开女中的生活，成绩更是一直保持在
前三名。在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的校训精神影响下，她树立了“爱国、敬
业、乐群、发展”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形
成了与人合作、关心他人的品质。
“我 6 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正是爷

爷先进的教育思想使我们受益。”晚年
的严仁英在回忆成长道路时，曾满怀
深情地感念祖父严修和南开女中对自
己的教育。“在南开学习得轻松、活泼，
没费什么劲儿，从来没有死啃书本，就
能牢固掌握知识，这都得益于优秀的
老师……南开教育我一辈子要热爱群
体，与同志们打成一片，这样我才做成
了许多事情。”
严仁英读初中时，祖父因病逝世，

三哥也因肺结核被迫退学养病、备受折
磨，这使她在心中立下志向：长大后学
医，治病救人。

1932年，严仁英考入清华大学生物
系。但她未忘学医志向，同时选修协和
预科必修课程，开始了“双肩挑”的大学
生活，用 3年时间完成了 6年的学习。
1935年，严仁英在一众竞争者中脱颖而
出，考入著名的北平协和医院，并以前
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得了奖学金。
在协和，她接受了正规的医学教

育，打下了深厚的医学基础知识，种下
了“疾病要从预防入手”的治疗观念。幸
运的是，在这里她遇到了恩师林巧稚，
在林巧雅的指引下开启了“一个人来，
两个人走”的母婴事业。

临床实践中感悟“预防”

1940年取得协和医学院博士学位
后，严仁英留在协和医院任妇产科住院
医生。不料，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
的第二天，日军就占领了协和医院及校
舍，刚工作一年半的严仁英失业了。
所幸，在林巧稚的帮助下，严仁英

来到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附属产院。
在这段时间里，严仁英看着门诊里的医
生苦口婆心地“求”病人做好避孕措施、
讲述按计划生孩子的重要性，感受颇
深，开始思考“预防”二字的深远意义。

1946年，北大医院重新开业，33岁
的严仁英成为住院总医师，忙于病房、
产房和急诊室中，将众多危重产妇和新
生儿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由于落后与贫穷，当时大多数农

村妇女的病都得不到及时治疗，等到

病重或者是难产才不得不上医院。有
产妇是临产好多天被门板抬进来的，
有产妇被送来时孩子的一支胳膊已经
出来了，这时无论是产妇还是胎儿都
面临着生命危险，医生所能起的作用
非常之小。面对这触目惊心的一幕幕，
严仁英认识到在广大农村培养一支医
疗队，及时为孕产妇提供科学的检查
及接生才是治本之策。

1949年 9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医学部完成进修的严仁英和丈夫王光
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美国医院的挽留，
登上了由旧金山开往香港的客轮。

归国后，除了在北大医院妇产科任
职外，她还积极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的
活动，凭借其出色的学识与谈吐代表新
时代中国妇女走向世界。

1965 年，严仁英响应毛主席“把医
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带
领北大医疗队到北京密云县开办“半农
半医”教育班，为广大农民培养一支不
走的医疗队，以缓解农村缺医少药的情
况。这一年，严仁英骑着自行车沿着蜿
蜒的山间小路，走访了密云水库周边的
每个角落，到各学习班视察，指导教学
工作、检查教学质量。无论是漫天黄沙，
抑或是凛冽寒风，都阻挡不了她对基层
农村妇女医疗健康的关心。

然而，正当医疗队工作有所起色
时，“文革”开始了，严仁英的身份也由
医生转变为打扫厕所的卫生员。尽管如
此，她仍恪守医生天职，为一个个到门
诊楼厕所寻医问诊的病人和年轻大夫
答疑解惑，其间也关注到外阴病对妇女
的折磨。

形势稍有缓解后，严仁英在妇科门
诊开设了“外阴病门诊”，开始有针对性
开展防治工作，并将这些知识普及给广
大妇女。

20世纪 70年代后期，国家开始提
倡计划生育，此时关于人工流产的安全
性问题又引发了严仁英的深思。借此契
机，她提出以“非手术终止妊娠”为目标
的研究，建立了北大医院计划生育研究

室，探索中西医结合的药物流产方法。
从开设“外阴病门诊”，到建立计划

生育研究室、研究药物流产，严仁英朝
着围产保健的方向一步步迈进。

为了造福更多人

1979 年，66 岁的严仁英被推选为
北大医院院长。上任后不久，她毅然由
临床医学改行研究“围产保健”，将国外
日渐兴起的临床保健引入国内，希望借
助围产期的观察与保健，降低广大妇女
分娩时的风险。
“弃临床、做保健”，这在很多人看

来是一个无前途且不明智的决定，但这
却是严仁英数十载医学生涯中发自内
心的追求。

协和向来有“疾病要从预防入手”
的教育理念，从协和医学院走出去的严
仁英也深受此理念影响。临床实践几十
年，无论是农村妇女所处的恶劣环境，
还是被抬进医院的危重孕妇，都让她深
切感悟到医疗只能治好一个人，而预防
却能造福一大片。面对质疑，她曾开玩
笑地说：“保健就是临床医学长出的一
个‘怪胎’，或者说是我革了临床医学的
命吧。”

这一年，严仁英跨科室创建了北
医一院妇产科“优生保健组”，并带领
团队率先成立全国第一个早孕门诊和
孕妇学校。作为我国妇产科的领军人

物，严仁英的转向也吸引着北京妇产
医院、北医、301 医院等单位的妇产科
主任跟随而来，很快便集结了一支高
水平的医疗科研团队。

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严仁英团
队选择了当时经济欠发达、围产儿死
亡率相对较高的京郊顺义农村为调查
点，对孕产妇和围产儿进行观察，以降
低孕产妇及围产儿的死亡率为目标，
研究围产儿的死亡率和主要死因，推
广“高危管理”措施。

那时她还拿出自己的 400元顾问费
来补贴团队的车费，带领大家从东直门坐
长途汽车前往顺义，下乡找病人。团队对
1981年至 1982年的孕产妇和新生儿逐
个进行登记，追踪孕产妇妊娠全过程。

同时，严仁英还带领团队每两周
为顺义县、乡两级的医护人员讲“围产
保健”课，并建立起由县到乡再到村的
三级保健网，使高危孕妇得以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

三年间，严仁英的足迹踏遍顺义
每个妇幼保健点，观察了将近 2000 名
婴幼儿的情况。“高危管理”的措施也
让当地围产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得到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卫生部的一致认
可。在严仁英的大力推动下，这一围产
保健技术得以在全国大力推广。

在中国围产保健的道路上，严仁
英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但这远远不够，严仁英还有三个
心愿想要实现：建妇幼中心大楼、组建
围产医学会和办围产医学杂志。

随着我国第一次全国围产医学学术
会议的召开，围产医学迅速在中华大地上
蓬勃发展起来。严仁英提出了她的想法：
我们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围产学会，以便更
好地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

该提议得到了北大医院领导的支
持，但如何团结产科和新生儿科的专家
却是一个难题。最终，在严仁英的奔走
和协调下，中华医学会围产分会于 1988
年 4月 24日正式宣布成立。回忆这段
奔波的岁月，曾共事多年的赵瑞琳教授
感慨：“严大夫的大旗到哪儿，哪儿的妇
产科和儿科的人一听到这个新兴学科，
都愿意加入这个学会……严大夫以她
的宽容、厚德团结产科和新生儿科的专
家，成就产儿合作的典范。”

第二个心愿的实现固然让人高
兴，可建妇幼中心大楼的事仍压在严
仁英心头。早在 1982 年，严仁英便开
始为建楼的事多方奔走。女儿王卉回
忆说这期间曾闹出个乌龙：有一天妈
妈接到北大领导说谈楼房的电话后匆
匆离去，全家人以为终于要分房子给
家里解决住房困难问题了，后来才知
道此“房”非彼“房”。

1991年 6月 1日，北大医院妇产科
和儿科全部搬进在西安门大街 1 号的
大楼。而此时，严仁英夫妇仍居住在月
坛的小两居单元房，在卧室兼书房的屋
子里轮流办公。

相比起前两个心愿，创办围产医学
杂志的路程则更为曲折和漫长。赵瑞琳
回忆道：“在严大夫的嘴里听不到‘困
难’与‘退却’这些词，永远是鼓励我们
想尽各种办法，摸索各条路径勇敢前
进，把事情办成。”

需要“打字”版报告申请书，便去找
打印机、请人帮忙；中华医学会不同意，
便亲自去找领导申诉；科协“不放行”，
便去找相关领导讲述围产医学杂志创
刊的重要性；没有资金，便去卫生部妇
幼处请求经济支持……就这样，严仁英
和赵瑞琳跑遍了北京所有相关单位，愈
挫愈勇。

1998 年 5 月，85 岁的严仁英终于
迎来了《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的创刊。

“0.4毫克”的分量

20世纪 80年代初，严仁英在顺义
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神经管畸形是造成
婴幼儿死亡的主要原因，并在 1983年
的“欧洲中国围产保健监测研讨会”上
报告了这一成果。当时恰逢改革开放、
国门打开的契机，严仁英向政府提议开
展一项长期的国际科研合作，借助国外
的资金和技术在中国开展研究。这个提
议很快就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以及美国
科学家的响应，派人出访美国的事情也
被提上了日程。

无论是从综合实力还是国内外声
誉来考量，严仁英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
人选。

自幼接受英文教育的她不仅有一
口流利的英文，更是早在 20世纪 40年
代便被公派到哥伦比亚大学妇产科进
修，有过与国外科学家交流的经验。而
几十年丰富的临床实践与跟随妇女代
表团出访国外的经历，更是让严仁英积
累了广泛的人脉，更容易吸引国内医生
的追随、获得国际科学家的认可。更重
要的是，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本土
的科学家，严仁英代表了中国妇产科领
域的最高水平，具有权威性、代表性和
说服力。

就这样，70岁的严仁英登上了前往
美国的飞机，邀请国外的科学家前往中
国考察。一番考察后，中美科学家达成
合作共识。

不久，严仁英跟随卫生部的官员和
北京医科大学领导第二次出访美国，确
定合作的目标与计划———美国出技术、
资金、科学家，中国出场地、实验室和研
究人员。后因政治原因，中美合作暂时
搁置。

国内形势逐渐好转后，严仁英便以
个人的名义写信邀请美国科学家。于是
美国科学家连同相关领导再次前往中
国，双方又把这个几乎流产的项目重拾
起来。由于项目搁置的几年里，国际已
经证实叶酸的缺乏是造成神经管畸形
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中美项目的新方
向聚焦于叶酸服用的剂量。

1990 年，在严仁英的努力下，新中
国成立以来中美周期最长、投资最大、
范围最广的合作“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
合作项目”创立。为了满足国际合作的
需要，卫生部在北京医科大学组织成立
了中国妇婴保健中心作为项目执行组，
由专家组首席科学家严仁英任主任。

那一年，严仁英已经 77岁。
在她的领导下，项目组以河北、山西、

江苏和浙江的 40多个县为现场基地，一
边调查中国神经管畸形等重大出生缺陷
的发生特点，一边观察服用叶酸的妇女，
探究小剂量叶酸增补剂的预防效果。

从 1990年至 1993 年，年迈的严仁
英不断深入到农村基层走访调查，带着
高度散光近视的老花镜，拎着箱子，深
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江南泥泞的田里。
“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这是严

仁英给自己的人生定位。
陈新教授回忆起与严仁英共事的

点滴时，尤其感慨严老对人的关怀。进
入百姓家里如同邻家慈祥的老奶奶，一
边拉家常一边指导孕妇如何正确服用
预防药物，临走时还不忘亲切地对她们
说：“明年要是得了胖小子，头一个得告
诉我，我来给你送份礼。”学医先学做
人，这是陈新在严老身上得到的启发。

在中美 1万多名科学家、基层医务
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该合作项目最终证
实，妇女在怀孕前和后 3个月服用含有
0.4毫克叶酸的增补剂，可以有效预防
神经管畸形儿的初发。

1996 年，卫生部在全国推广了严
仁英等人的研究建议；0.4 毫克也成
为世界卫生组织唯一指定的预防出生
缺陷的叶酸增补标准；随后全球亦有
50 多个国家据此制定和调整了公共
卫生政策。
自此，微小的“0.4 毫克”撑起一把

保护伞，有效地守卫了婴儿的健康，让
亿万女性成为幸福的母亲，让无数家庭
拥有了健康的下一代。

2017 年 4 月 16 日，104 岁的严仁
英溘然长逝。

从躬身杏林，到第一个扛起中国围
产保健大旗的“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
仁英在祖国医学道路上辛勤耕耘了七
十载。她为中国妇婴健康事业的不懈追
求，为国家、人民所奉献的仁心英术，值
得我们永远感谢和铭记！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科技创新在民族伟大复

兴中发挥支撑引领作用。只有把科技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真正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国家战略

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

“基于采集工程人物的战略科学家画像研究”，是中国科协创新战略

研究院下设的研究课题，旨在厘清战略科学家特质，破解科学家成长密

码。研究战略科学家的成长，首先要明确谁是战略科学家。基于诸多研

究，课题组认为“战略科学家既是科学家，更是战略家，是引领科技前瞻

布局、带动重大领域创新的‘关键少数’”，是中国科技实现制高点的核心

力量。他们能打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隔膜、不同学科间的壁垒；具备

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对前沿科技的发展方向有敏锐的判断力；具有极强

的家国情怀和号召力、组织领导力，吸引众多科学家为国奉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涌现出一批令人敬仰、贡献卓著、彪炳史册的

战略科学家，他们为我国科技进步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本版特开设“中

国战略科学家风采”栏目，勾勒部分战略科学家的成长轨迹，传颂他们的

精神风貌。

本版组稿负责人：张佳静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列报道 323

开栏语

中国战略科学家风采

记得那是 1946 年，在“珍珠港事
件”后，协和关门了，您和吴阶平教授
等转到北医来，当时可把我们北医的
同学乐坏了。上大学以来就没有这样
好的老师———学问好、态度好，所以我
们都特别喜欢您。您平易近人，晚上
也在医院，我们就常常求教。不只是
业务，英文方面及平时有点什么问
题，也常常去请教您。

一来二去，您成了我们离不开的
老师。

我学的是新生儿围产期，1983 年
我回国不久，我国首次召开了“欧洲中
国围产期研讨会”。宾朋如织，客人们从
欧洲各地赶来参加交流。我在您的带领
下，参加了外宾接待工作。在为一位外
宾拔火罐后，看到您和几位前辈用赞许
的眼光看着我向我微笑，我心里特别踏
实，决心要更努力地工作。

不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援助我们
建立中国儿童发展中心，这是一个上千
万美元的好项目。您是专家委员会主
任，我是副主任，经常在一起，因此我能
更多地聆听您的教诲。

时间一长，您成了我无比敬佩的
师长。

1993年第二次国际围产学会在意
大利召开，您介绍我同去。在会上再一
次遇到很多国际朋友，我在您身旁，觉
得理直气壮、一往无前。

接触较多的是在 1992年，以您与
伍蓓秋为首的关心下一代专家委员会
成立，您又当了我们的主任，我做常委，
常常商议工作、探讨问题。这个委员会
成员都是年长的知名人士，您就是我们
的代表。本可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但
您有一颗火热的心，志愿“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从来不讲价钱、不计报酬，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新的辉煌。
共事二三十年，您就像一棵大树，

茂密的叶子笼罩着我们，使我们能凉凉
快快地踏实工作。

记得您在关心下一代专家委员会
成立十周年时曾这样说：“十年前我 80
岁，还很年轻，今年 90了，还不觉得老，
是儿童工作使我们年轻，让我们抖擞精
神迎接第二个十年吧。”您都这样说了，
我们晚辈还有什么可说的。您当时的工
作已经够多了，北大医院名誉院长、妇
产学会主任、围产学会主任，您还坚持
每周亲临病房查看患儿……

久而久之，您成为我心中永远的楷
模、前进的榜样。
（选自《献给严仁英老师百岁寿

辰》，有删改）

您就像一棵大树，茂密的叶子笼罩着我们
姻籍孝诚

①严仁英（前排
中）与同事讨论（左
一为赵瑞琳）。

②严仁英与恩
师林巧稚（左）。

淤 于


